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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读《瓦尔登湖》之前，我正在读林清玄的《人间最美是清欢》。《瓦尔登湖》对我们来说是比较艰涩难懂的，但我总觉得有一种熟悉的感觉。越往后读越发现，我在下意识地把梭罗和林清玄这两个一中一西却仿若故人的大家做了对比，其实不同点有很多，比如梭罗终是在瓦尔登湖停下了脚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建设心目中的清宁幽雅的生活，而林清玄还一直在尘世中踽踽独行，寻找着他心目中的一块净土，偶尔得之，心甚异之，却很快失去。于我而言，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最深刻的还是他们的共同点——“吾心安处是故乡”。
     在《瓦尔登湖》中，梭罗是把自己的生活放到一个没有物质比较，没有外务缠身的地方去，只凭借自己的劳动自给自足，这样的他不可谓不穷苦，但他却十分满足和快乐。因为在瓦尔登湖，他可以放下心中的一切杂念，放下尘世中所有纷繁的关系，放下任何束缚精神自由的科技枷锁。他把自己当做大自然的一部分，用其中一员的角度去观察自然中的其他生物——动物也好，植物也好，都是相伴之物，可乐之物。人总是希望别人能够了解自己，却忘了自己要先懂得自己。而要懂得自己，就必须先认清自己的身份，我们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个微小的生物。梭罗在瓦尔登湖生活的过程其实就是寻找自我，摆正自我的过程。
 而林清玄也说，他向往的就是这样朴素却诗意的生活。环境当然是其中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心能静下来，静到足以与世间万物共呼吸。在中国似乎文人总喜欢隐世，在与世隔绝的地方纵情于山水之间，得乐于字里行间，不问俗世变迁。但大多的隐士是因为郁郁不得志才逼迫自己寄情于山水文字，而非心意所至。一旦有机会施展他们的抱负，他们还是会选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他们的精神也算不得完全自由。苏轼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许梭罗就是想做苏轼口中在烟雨中披蓑戴笠走向远方的背影之一吧，就让他无牵无挂，享受这烟雨中的人世朦胧和凉湿浸润！
如今，有个词叫“小确幸”，就是确实而微小的幸福。我觉得让我们完全摆脱现代生活是不现实的，而且真正的心灵自由也不是说不能有现代生活。吾心安处就是我的瓦尔登湖。什么才能让吾心安稳呢？我觉得就要珍惜身边的小确幸，活出有自己味道的生活，走属于自己的路。
吾心安处要有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我的瓦尔登湖不是没有人烟，没有朋友的，只是心中有爱，口中有德，行中有责的人才能进入我的瓦尔登湖，和我一起共赏我们眼中的风景。吾心安处要有无需人提醒的自觉。我的瓦尔登湖虽有品性相投的朋友作伴，彼此之间却都不互相干涉，我们有自己的动力，有自己的追求，并且愿意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而自觉地努力。只有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才能安心地接受任何命运的安排。吾心安处要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我的瓦尔登湖一定是自由的，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看我喜欢的书，思考我认为有质疑的问题，规划属于我的人生。前提是我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有自己为人处世的标准。你可以称之为良心，也可以称之为道德。吾心安处要有为他人着想的善良。我不希望因为自己舒服而让别人产生困扰。为什么现在的键盘侠那么招人讨厌？就是因为他们肆无忌惮地发泄自己的情绪而让别人无法快乐地生存，更别谈生活了。这样的人脾气暴躁，满心怨恨，又怎能心安呢？
梭罗找了很久，找到了他的瓦尔登湖；林清玄一直在寻找和变换能让他感到惬意、自在的地方；而我，虽历世尚短，人世复杂，却只想保持初心，哪怕孤独，哪怕寂寞，吾心安处，即是归乡，我的孤独，虽败犹荣。
